
在滨江道干群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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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认识阿果？」我一惊，把身子转了过去。

「那么吃惊干嘛，你说的不是海滨娱乐城的阿果吗？我虽然跟

她不熟，但大家都是老乡，从贵州来的，所以对她也有点了

解。」

「呃，那恐怕不是。我说的那个阿果不是娱乐城的。」我松了

一口气，继续转过身子趴在床上。

「是不是长的挺漂亮，身材挺好，眼睛大大的。还喜欢抽

烟？」25 号问。我一惊，又把身子转了过去，死死的瞅着她。

「还涂着粉色的指甲油？」

25 号的这一句话让我彻底崩溃。

「阿果在我们这些姐妹中算是混的好的了。没办法，谁让人家

天生丽质，长的漂亮呢？像红川娱乐城这样的小场人家根本不

惜的来，直接就去海滨那样的大场，一进去就拿 88 号。你知道

什么是 88 号吗？这个号码就相当于各个场的花魁，属于最火的

号码。像我们红川，根本就没有资格加这个号，最大的也就是

78 号了。三十以下的号码都属于低级的了。都是差不多时间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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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做的，但人家阿果干上一天挣的钱能顶上我干一个月的，那

些大老板都排着队找她呢。在贵州老乡聚会的时候我跟她吃过

两次饭，我记得她她恐怕不记得我了吧。不过听说阿果现在也

不在海滨做了，好像被一个大老板给包起来了……」

 25 号丝毫没有注意到我的情绪变化，依旧喋喋不休的说着，口

气中充满了羡慕之情。我继续趴过身子，把脸埋在枕头里，双

手死死的抱着脑袋。一股难以言表的悲伤，慢慢把我淹没。

我一遍一遍的告诉自己这不是真的。但是没用。

好难受，真的好难受。

当我从房间走出去的时候，双脚虚得直发飘。他们都已经在大

厅的沙发上等着了，看到我出来，阿强过来搂着我笑道：「西

毒，看不出来啊，这么长时间，人不可貌相啊！」

我转过头，对着他露出了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

「啧啧，你也太亡命了，弄了几次啊虚成这样，你看你都站不

稳了。」阿强看我脸色不对，又关切道，「你头上都冒虚汗

了。」

他看不到，其实我心里都流血了。

出了娱乐城，天色黑了，城中已是万家灯火。我忽然想去学校

看看杨蒙。我忽然间好想她。

「谁跟我去趟学校，我有点事情要办。」我问他们。



「我跟你去吧，反正我也想出去溜达溜达。」拐子说道。

「喂，不回基地啊？一辆车子坐不下那么多人啊！」大虎瓮声

瓮气的说，他不满的看着我跟拐子两个人霸占了那辆破旧的红

色夏利。

「怎么坐不下？挤挤不就行了？原来我上高中的时候，五个人

坐过一辆自行车呢！」我从车窗探出脑袋喊道。拐子打着火，

一踩油门，夏利绝尘而去。

我透过车窗看着外面流光溢彩的世界，心中忽然对这繁华产生

了一种莫名的憎恨。我想，就是这些满眼的繁华害了阿果。

外边的风透过夏利关不紧的车窗吹进来，冷飕飕的。十月份快

过完了，只剩了一个尾巴。

到了学校，我往杨蒙宿舍打了一个电话。听的出来，她正在吃

东西，嘴里一边咀嚼着一边说：「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

哼……」

「我想你了。」我语气平静的说。

「你在哪？」

「就在你楼下。」

「砰！」电话挂断了。十秒钟后，杨蒙出现在了宿舍楼门口。

她朝我跑过来，直接扑进了我的怀里。旁边经过的同学都被这

一幕吸引了，纷纷侧目而视。我不顾忌别人的目光，紧紧的抱



住了她，感受着她颤抖而又温暖的体温。这时一阵秋风吹过，

几片树叶在路灯下翩翩起舞，愈发寥落。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

的情绪，抱着杨蒙「呜」的一声哭了起来。

水如魄，月如霜，我如青墨人如妆。世间茫茫无限苦，最是相

思断人肠。

杨蒙抱了我好久，才抬起头轻轻抹去我脸上的泪渍，说：「你

怎么哭了？」

「因为我难受。」我抽噎了一下。

「为什么难受？」杨蒙抬着头看我。她的眼神在灯光之下又开

始缓缓流动，寂寞如河。

我没有说话，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因为这眼泪并不是为她

而流。我只是……想在心里找个代替阿果的人而已。我咬紧了嘴

唇，轻轻的放开了她，说：「我要回去了。」

杨蒙没有说话。我知道她肯定有一万句话想问我，但她却一句

都不说，就那么一脸倔强的看着我。

「赶紧上去吧，下面冷……我会给你打电话的。」我说完，转过

头走了。一直走到夏利车旁，我都不敢回头。关上车门，我对

拐子说：「回去吧。」

「那是个好女孩。」拐子打着了火，看着车窗外还在那站着的

杨蒙说道。

「我知道。」我靠着座位，难受的闭上了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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拐子开着车出了校门，有一句没一句的跟我说着话。我把头靠

在座椅上，闭着眼睛，心里面又空荡又烦躁。

我这是怎么了？我抱着脑袋想，为了一个跟自己毫无关系，甚

至连朋友都不是的女人，何必这么痛苦？值得吗？

正想着，忽然裤兜里的手机响了起来。我心想，肯定是杨蒙打

来的。手机响了好长时间我都没有去接，因为我不知道该对她

说什么。难道要我对她说，其实我抱着你的时候，心里想的却

是另外一个女人，你只是一个替代品？

不，就算我能做出这种事，我也说不出来。

「西毒，接电话啊！」开车的拐子憋不住气了。

我掏出手机，又想了一遍能敷衍了事的话，接着翻开盖一看，

竟然是小妖打来的。

「我靠，你死了啊，响这么长时间都不接电话！」刚一接通，

小妖就骂了起来。

「……」我还没来得及解释，小妖又急着问道：「拐子呢？」

「拐子在我旁边开车呢，怎么了？」我听着小妖的口气有些不

对劲。

「你俩赶紧来滨江道！这快打起来了！快点啊！」话音刚落，

小妖就把线给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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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个意思？」拐子斜着头瞅我。

「快，去滨江道！」我立马说道。小妖他们肯定碰到事了，要

不然不会这么急。

滨江道绝对是天津当时最繁华的商业街，没有之一。在白天逛

滨江道，如果碰到周末，简直比春运还拥挤。从南头走到北头

就算你什么都不买也至少需要半天时间。幸好道路两旁富有欧

洲风格的高大建筑为这条人流拥挤的路段增色不少，弥漫着一

股当年洋场的感觉。不过到了晚上八点之后，所有商铺关门，

街上基本就冷冷清清了。

滨江道晚上是可以跑汽车的，我们的破夏利就在毫无阻碍的大

道上一路狂奔。我看着周围不断掠过的欧洲建筑，感觉自己像

是骑马奔驰的佐罗。

我们车速很快，马上就看到在空旷的步行街中间，围着一群黑

压压的人，小妖他们就在其中。夏利车「嘎吱」一声停在路

边，我跟拐子冲出车问道：「怎么回事？」

「可真长脸啊，打个电话我还以为能叫多少人过来呢，结果就

叫来俩，还有一个是瘸子。」对面一群人里，一个留着长头发

的人阴阳怪气地说。

阿强没有搭理那个家伙，转过头对我俩说：「刚才我们的吉普

车跟他们的车刮蹭了一下，两边骂了几句。他们说要打电话摇

人，结果一下来这么多。」



我瞅了一眼，跟那辆破吉普刮蹭的应该是一辆高档三菱商务

车，在路灯下反射着金属漆光。围在三菱那边的全是他们的

人，具体多少看不清楚，黑压压一片，少说有三十来个。

「哥们，刚才是我们说话冲了点，不好意思啊。我在这给大家

道个歉，这点钱大家晚上去吃个宵夜啥的……」凶器毕竟是队

长，办事沉稳些，他往前走了两步，掏出一把钞票就塞给对面

那个长头发的家伙。

「谁他妈要你的钱，给我滚蛋！」长发男丝毫不领情，一抬手

「啪」一下打飞了凶器手上的钱。一张张人民币在路灯底下毫

无章法的飞舞着，落得满地都是。

「草你大爷的上来就骂人，你他妈吃屎了嘴这么臭！」脾气最

火爆的小妖忍不住了，指着那长发男就喊了起来。

「怎么，不服？不服你也给我趴着……」那边更是不甘示弱，不

等长发男开口，身后一群人炸开了锅，七嘴八舌指着这边狂

骂。一时间双方互相对骂，唾沫星子乱飞，什么难听的话都喊

出来了。凶器憋了半晌，终于回头朝我们喊了一声：「别吵

了！」

我们几个住了口，气鼓鼓的看着对方。对方见我们收声，也渐

渐平息了下去。凶器看着对方的长发男，说：「兄弟，你说

吧，这事想怎么解决？」

我当时就有点不明白了，凶器平时很横的啊，从来没见过对谁

服过软。怎么今天对着个不男不女的家伙就这么不硬气呢？



「要解决也好解决。也不难为你们，你们对着我大哥每人鞠一

个躬，然后说一句大哥我错了，咱就各走各的，井水不犯河

水。还有，把刚才那个喊打的我屎都出来的家伙交出来。」长

发男一脸倨傲的表情，仿佛凶器在他面前只是一个不起眼的瘪

三。

「你要我们交出来，想怎么样？」凶器绷着脸问。很明显，他

在强忍着自己的怒火。

「也没什么，」长发男笑着，脸上的横肉在路灯下面一抖一抖

的，流氓本性彰显无遗，「就是掰掉他的两个门牙。」

「操你大爷！刚才那句话就是你老子我骂的，有本事你来掰

啊！」阿强忍不住了，蹦着高的骂了起来。我才发现，这家伙

要是火爆起来脾气完全不在小妖之下。

「哥们，我想你应该知道我们是谁的人。把事情闹大了，你们

也不好收场。」凶器回头狠狠瞪了一眼蹦高的阿强，又看向长

发男说道。

这时从那三菱车里走下来一个人，声音低沉的说：「你们是谁

的人，我知道，但整个天津卫，我告诉你，还没有让我把事情

闹大了不好收场的人！」

这人自然而然的带着一股老大的气势，从车里走下来，把所有

人都给震了。我那时候相信，气场这个东西绝对是存在的，否

则不可能有人就那么平平淡淡的一句话，里面就透露出让人无

法反抗的霸气。说这是个人经历磨炼出来的也好，说这是权利



带来的震慑感也罢，反正那是一种几乎要化为实质性的压迫

感。

我眯起眼睛瞅着这个突然出现的中年偏老的男人，忽然感觉怎

么这么眼熟。路灯下的这张脸，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似的。在

哪？在哪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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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努力的搜索着脑海里的记忆片段。相信大家都有这种感觉，

在想一个特别熟悉的东西，却又忽然间想不起来的时候，那感

觉是十分不爽的。我苦苦思索着，猛然间醍醐灌顶——哦，对

了，就是这个人！

自从我来到天津读书后，就会经常性的看到这张面孔，不是真

人，而是在一些杂志上的照片还有一些媒体的报道上。我记起

来了，这个家伙叫秦什么来着，好像是一家公司的大老板还是

总经理啥的，并且还是什么政协委员一类的东西，反正就是名

声显赫，具体的我也记不清楚。

一看到这个家伙，我就明白凶器为什么会对着那个不男不女的

长发男低声下气了。

「秦爷，你看这个事，没必要闹这么大是吧。我们一开始真不

知道是您坐的车，真是对不住了，我们兄弟几个今天马尿灌多

了……」凶器的态度又软了几分，比刚才还要窝囊，陪着十分生

硬的笑脸解释道。



事情到了现在，我也差不多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应该是这几

个家伙看路上空旷，再加上今天喝了不少啤酒，结果吉普车就

开的没谱了，不小心跟这辆三菱商务车刮蹭了一下。这几个哥

们一直靠打拳为生，也都是脾气暴躁的主，平时在圈子里从来

也没服过谁。甭管刮蹭是因为谁造成的，兄弟几个一下车就开

骂，谁知道今天招惹到硬茬了。

「你刚才不是还拿你老大来压我吗？我知道你老大是谁，不就

是鸽子（李向昂绰号）嘛。我这就有他的电话，要不要我现在

给他打一个？」姓秦的站在那里，两手叉在西裤的裤兜里，腆

着略微凸起的将军肚。他的语气很平缓，但平缓之中带着一股

深沉的力量。这种力量的根源，来自于他身后的权利和自信。

你让一个再好的演员站这儿，他也模仿不出来这种底气。

我知道，我们几个今天晚上算是栽了。这事情找李哥根本就没

用，还得靠我们自己解决。李向昂虽然罩着几个场子，别人见

了也尊称一声「李哥」，但中国自古是民不与富斗，富不与官

斗。这姓秦的不仅有钱，还有政治背景，他的关系比李向昂硬

了不是一点半点。

 「不，秦爷，我的意思是说，不希望因为我们几个不懂事的家

伙影响了您跟李哥的关系，这也太不值当了……」凶器软话可谓

是说到老家了。把对方尊称为爷，把自己的老大叫哥，就算是

青帮老大也得给个面子吧。可这姓秦的偏偏不买账，就叉着手

站在那里，笑了一笑：「我还没落魄到非要跟你老大保持好关

系的地步。」

我们都被这一句话给噎了半死。那长发男得意的一甩头发，脸

上的横肉在路灯底下晃了两晃。这典型的流氓习性让我心生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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恨，忍不住暗道，这个不男不女的怪胎。

凶器也被这句话给憋那了，愣了半晌才问：「秦爷，那照你的

意思，该怎么办？」

「条件刚才都给你开好了，还要我再说一遍？」姓秦的撇撇嘴

角说，「你们道个歉，走人。把一开始骂人的小子给我留

这。」

我的心一抽，有点紧张。

「要是我们不留人呢？」凶器挠了挠头。

「那你们就全都留这吧。」

我的心沉了下去，看来今晚注定是个不平之夜了。因为无论如

何，我们是不会把阿强单独留在这让他们折腾的。这时小妖猛

的暴喊了一句：「姓秦的，操你妈！」

我在家里从小也不是什么好孩子，跟人在街头也干过几次仗。

基本上双方只要有当面喊「操你妈」的，这架是铁定打起来

了。北方规矩，就是这样。在中国俚语习俗中，「操你妈」被

看作是最严重的侮辱性语言，一旦被人当面骂了这个，简直就

是奇耻大辱。相对来说，「操你祖宗」，「操你大爷」之类的

话杀伤力倒要小的多。朋友之间开玩笑有说「操你大爷」的，

但没有说「操你妈」的。

何况这句骂的还是对方的老大。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已经无法挽回。这句话相当于一个开战的

信号。凶器那反应多迅速啊，听到这句喊声之后没有任何犹

豫，「砰」的一个上勾就掏在了那姓秦的小腹上。霸气归霸

气，实力归实力，他知道我们是李向昂的人，但绝对不知道我

们是干什么的，否则他也不敢站的离凶器那么近了。这一拳过

去，姓秦的小老头连哼都没哼一声就跪在了地上。

「我操你……」对方被这突然袭击给弄懵了，那长发男最先反应

了过来，嘴里骂着就挥拳朝凶器打了过来。可他最后一个字还

没吐出口，就被凶器一个后发制人的摆拳打中了下巴，「咚」

的一声就躺在了地上，然后捂着脸蜷缩起身子，嘴里一点声音

都发不出，看样子是疼极了。

「麻痹的，敢动手弄死你……」对方这时终于完全反应了过来，

潮水一般对着凶器涌了过去。我们几个早已按捺不住憋了多时

的怒火，也像几条疯狗一样朝着对方冲了过去。刚才还在站着

谈判，眨眼间就混战在了一起。

俗话说双拳难敌四手，这句话我终于是信了。对方毕竟人多，

「呼啦」往上一涌，光气势就先占了上风。我正在跟前面的人

鏖战着呢，忽然后脑勺上就猛的一疼，火辣辣的。我转头一

看，一个小子手里拎着一根皮带，正瞅着我发愣。

大家都是临时集结过来的，手里都没有家伙，这小子竟然把皮

带抽了出来，用那金属头砸我！当时我就觉得一股鸟气直冲脑

门，本来今天阿果的事情弄的我就够憋气了，又被这小子一

砸，只觉得杀人心都有了！我大喊了一声有违当代大学生身份

的话：「操恁娘！」



这小子反应过来，皮带又「呼」的一声抽了过来，直奔我的

头。我一个下潜摇闪，闪过皮带接着一肘就砸在了这小子的脸

上。他捂着脸就往后退，我跟上一记右顶膝就扎进了他的心窝

里，他闷哼一声，又捂着胸口倒了下去。

我当时确实下了狠手，现在想起来还有些蛋疼，怎么就那么不

知轻重，万一打死人了怎么办？可当时那种情况根本就不允许

你多想，一切都是被逼的。就像退伍军人崔英杰，在北京摆摊

的时候被一群城管围攻，崔怒而杀之，你说怨谁？

如果我当时能看到自己的眼睛，那颜色一定是红的。我当时打

的手滑，根本就不管是什么要害不要害的，只要是看见的就一

顿狂凿，不管生死，颇有些在战场上冲锋陷阵的感觉。混战中

我也不记得自己挨了多少下，反正除了被皮带抽那一下外，其

他的根本就不觉得疼。夜晚的滨江道，路灯下面一片鸡飞狗

跳，如果当时有人能够拍下来传到网上，点击率一定杠杠的。

当年看《古惑仔》，电影里面有这么一个片段：陈浩南往那一

站，很吊的说：「比人多是吧？我就兄弟多。」接着「呼啦」

一下，从周围涌出一大票人来。要我说，导演可能根本就没见

过打群架。打群架比的绝不是人多，而是比哪边够狠。打架，

一定要敢下手才行。够狠的话，对方就算人多也像是被狼追赶

的羊一样，被冲溃之后只能落荒而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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